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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走路，都是大事

在沈阳市北郊，有一座“看不见”的养老院。春节前，院
长张瑜和员工们在院里贴上对联、挂上灯笼，营造出过年的
氛围，虽然老人们看不到。

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为盲人开办的养老机构，只招收盲
人，收费并不算高，根据房型不同，从每月1000多元到2000
多元不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盲人住进这里，像是来到
一个专为他们打造的“乌托邦”。在院长张瑜看来，除去物理
上适盲化的各种设施，更困难的是心理层面上接近他们。她
希望，在这里居住的老人们能生活得有安全感，把盲人能做
到的事情还给盲人，甚至让他们忘记自己是盲人。

盲人是“敏感”的，对陌生的人
和事物都很警惕。虽然看不见表
情，但他们从声音就能判断出说话
人的情绪。

跟老年盲人打交道更不容易
——因为看不见，经年的“敏感”往
往会垒成一方“社交门槛”，有的甚
至会被形容为“性格比较怪异”。
这让照顾他们的人需要付出更多
的耐心。

而且，每位盲人都有不同的
背景。有的一辈子住在棚户
区，也有的当过盲协的领导；
有的是先天盲人，也有的
到了几十岁才突然失
明。冲突和误解，会不
可避免地经常出现。

张瑜觉得，让
盲人们在这所养老

院住得安心，并不能
只靠物理层面的无障

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
层面真正靠近和理解他

们。
小孟来这所养老院工作

一年多了，刚来的时候，老人们
对她不熟悉，彼此之间的交流并
不是很顺畅。但慢慢地，她发
现，只要帮助过盲人们一次，自
己就会被记住，“他们很不喜欢
麻烦人，可能找你帮个小忙，就
会很感激你，天大的事那种感
觉。”

实现和盲人彼此的信任不容
易，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张瑜
要求员工跟盲人说的所有话一定
要兑现，不能欺骗或敷衍。

有一位盲人从小在父母照顾
下长大，50多岁时父母过世后，
她独自来到这所养老院。刚到
时，她孤僻、害怕与人交流，让张
瑜很困扰。直到偶然一次，她摸
到张瑜身上穿的裙子，说父母过
世后自己已经很多年没买过衣
服了，张瑜第二天就带她去商场
买了很多件衣服。这之后，她才
逐渐融入这所养老院。

中国盲人协会2019年的数据
显示，我国有超 1731 万视障人
士。除了这家“看不见”的养老院，
国内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为盲人开
办的养老机构。但和健全人或者
其他残疾的人生活在一起，对盲人
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张瑜希望，
能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2024年，这所养老院在郑州
开办了第一家分院。张瑜相信，这
是一个好的开始。 （红星新闻）

并不是每位盲人都如王姨这样
家庭美满，但在这所养老院，有老人
找到了爱情，尽管他们自己不会用这
个词来形容。

盲人之间的爱情来得含蓄又迅
猛。看不见外貌，声音的好听程度就成
了恋爱的通行证，但更重要的是能聊到
一起的默契，和真心对真心的关怀。

比如石叔和张姨，他们的屋子里
极其整洁，桌子和冰箱上铺着好看的
粉色花布，窗边摆着几盆开得正好的
花，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先天盲人居
住的屋子。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进展很自
然。最开始是张姨身体不好，子女拜
托热心肠的石叔多多照顾，干了一辈

子按摩的石叔也的确擅长照顾人，用
他的话来说，“照顾着照顾着，就照顾
到了一块。”

在张姨的口中，两个70多岁的
盲人在一起无非是“唠点家常磕，有
个伴，借他点力，互相帮助点”。但在
外人看来，这对情侣很甜蜜，张姨每
次去洗澡，石叔都会在一楼浴室门口
等她；每次提及石叔对她的好，张姨
总是嘴上嫌弃，但脸上却乐开了花。

刘鸿生和徐艳芬更惹人注目，这
对情侣是这所养老院的文艺骨干，他
们一个来自上海，一个来自鞍山，相
差十岁。

两人之间的情愫源于唱歌。每
天下午，他们会用一个小小的红色音

箱放起伴奏，随之而起的合唱声飘到
楼道，悠扬和谐。

自打去年来到这里，刘鸿生觉得
自己的生活更舒服一些，这不光是因
为身边有了伴。早年间，他在工厂烧
了三十几年锅炉，退休后一个人住在
家里，不喜欢和人交流，也几乎不出
门。他把自己孤僻的性格归结于“眼
睛不好”，看不见东西让他恐惧和自
卑，甚至连地铁都不敢坐。但在这所
养老院，刘鸿生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甚至可以帮助许多完全失明的
盲人，“我很不喜欢被人帮助，会觉得
自己无用，什么都要别人照顾，但在
这里，我有优势，可以帮帮别人，我觉
得很开心。”

一年前，快80岁的王姨从北京搬
到这所养老院，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在盲人群体中，王姨是幸运的，
和同为盲人的丈夫算得上恩爱，有孝
顺的女儿和女婿。十几岁，从盲校毕
了业，她就到了一个纸制品厂上班，
一直干到1996年退休，之后就在家
里给姑娘看孩子、料理家务。

去年，王姨的女儿也退了休，她
终于卸下照顾家庭的担子，决定跟盲
人朋友一起，来这所养老院试试。她
觉得这所养老院就像那个她年轻时
跟朋友一起幻想过的，“老了之后结
伴一起生活的地方”。

老年人其实最害怕的是寂寞，尤
其是盲人，他们的世界本就黑暗，孤
独感的侵袭会更加猛烈。

虽然孩子们对王姨很好，但王姨
觉得，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忙，而且自
己长时间待在家里会闷得难受，“他们
不是你的伴儿，说不到一块儿去。这
里都是同龄的人，有同龄人的语言，能
互相理解，能说到一块儿去。”

王姨是个热心的人，爱聊天。在
这所养老院里，她交到了很多新朋
友，每天打开话筒唱唱戏，跟相熟的
人一起打打扑克、讲讲故事、说说笑
话，她形容这种生活是“放飞”。半年
前，王姨在家的丈夫也来到了这里。

“我在家里是妈妈，是岳母，是姥
姥；在他们面前，我要尊严，要体面，
就不能瞎唱瞎闹。但到了这，我要解
放自己，要放飞自己，不要有顾忌。”
王姨说。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
周围都是盲人的环境中生活，心里不
会紧绷着，不会总是担心被人歧视、
寻开心甚至是被欺负。

王姨觉得，如果和健全人生活在
一个养老院里，自己多少会有些自卑；
但在这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即
便彼此走路时碰了谁一下，也都能互
相理解，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

她觉得，在这里，有她的自我。

午后见到李阿姨时，她正一个人
悠闲地围着养老院遛弯。因为围墙
内有一圈栏杆，手摸到栏杆上的麻
绳，她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转弯。
每年12月的沈阳经常下雪，但还是
有很多盲人在屋外遛弯，他们把这归
功于这座养老院的便利。

据院长张瑜介绍，这所养老院
2019年成立，来自当地一名企业家
的捐赠。这名企业家的妹妹是盲人，
为了让妹妹生活得更好，他出资打造
了只招收盲人的养老院。

张瑜此前做人力资源，决定投
身这里的一部分原因，是她的聋哑
人舅舅。舅舅一生未婚，很少和兄
弟姐妹交流，更别提进入社会，她始
终记得舅舅“看”人时那种近乎乞怜
的眼神。

和普通养老院不同，盲人的生活
习惯特殊，有无数的细节需要被考

虑。即便是最简单的走路，对盲人来
讲也是个难题。

养老院的楼道内设置了闭环式
的扶手，每一段扶手上都刻有盲文，
盲人摸着扶手就不会走丢。但是仅
仅有设施并不够，还需要引导和规
则。“摸着粗麻绳左转，摸着细麻绳就
是右转，同时引导盲人统一靠右通
行。如果乱走的话，很容易撞到一
起。”张瑜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也用
了好几年才做到。

吃饭也是一件麻烦事，除了菜品
要照顾到来自不同地方老人的口味，
怎么吃也困扰了张瑜很久。

和健全人不一样，为了方便，盲
人们习惯于把菜和饭混到一起吃。
张瑜想让他们吃得更有“层次感”。
她用了六个小碗，每个碗都有不同的
编号和固定的位置；每天开餐前，会
有专人播报每个碗中盛的是什么菜

品，员工会打好饭，送到老人的桌
前。老人不够吃的话，只需要举手示
意号码，就会有人帮忙添菜。

养老院现在有22名员工，包括
护士、管家、心理咨询师等，很多人之
前并没有和盲人接触过。为了让员
工体会盲人的世界，张瑜想了很多办
法。比如管理岗每个月必须有一天
把手机调成盲人模式，每个员工每个
月必须在黑暗体验馆里面待两个小
时，过两个小时盲人的生活。

一座一座““看不见看不见””的养老院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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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间的情愫

被看见的精神需求

遛弯的老人遛弯的老人


